
短评

评论
关于“黑头车”

问题，媒体近期在热

议，也引起了社会方

方面面的关注，特别

是管理部门已开始

采取积极的治理措

施，这是一个好兆

头，给了我们很大的

希望。但在我看来，

治理“黑头车”、整顿

交通秩序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甚至可

以说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至少要先

弄清楚存在“黑头

车”的原因，对症下

药，才能收到好的效

果。（本报今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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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贫困县”
惯成会哭的孩子？

钱兆成

有不少人乘坐过“黑头车”，我也坐过几次。当

然，我知道，“黑头车”是不合法的，它影响了正常的运

营秩序，减少了合法运营的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收入，

还增加了乘客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风险，所以应该拒绝

乘“黑头车”。但有几次等车等了四五十分钟，实在着

急了，才不得不上了停在我面前的“黑头车”。显然，

公交车的难搭（有的地方不通公交车），出租车的供不

应求，才给黑车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导致了“黑头车”

的出现和“兴风作浪”。

一次我乘坐出租车，问了司机：“坐出租车这么

难，为什么不增加些出租车？‘黑头车’公然堂而皇之

地拉客，难道他们不怕管理部门打击吗？”司机说：出

租车少，上边又好长时间不新批出租车了，现在一个

运营证都卖到80万了；有些人花个几万、十几万买辆

车，一个月跑下来，可以赚到一万四五千元，有利可

图，“黑头车”能不越来越多吗？跑“黑头车”的人大多

和交管部门的人有这种那种关系，没有关系的人，他

们会向有关的管理人员“上贡”以求保护，所以他们开

“黑头车”就肆无忌惮了。也许这位师傅的话不是百

分之百的准确，但近年来没新批出租车运营却是不争

的事实；而通过关系，或贿赂管理人员以跑“黑头车”，

也不能说是绝对没有的现象。

由此看来，治理整顿“黑头车”和交通秩序，首先

要解决乘车难的问题。据报载，合肥有关部门已有了

新的打算：将增加1000台出租车；增加600台公交车，

新开通 15 至 20 条线路，扩大公交车的覆盖面。这对

合肥市民和外地来肥客人无疑是一个福音。但愿这

个新举措能尽快落到实处。第二，制订切合实际的管

理规章制度，培训清正廉洁、思想业务素质较高的管

理队伍，使管理制度化、正规化、经常化、严格化，出现

“黑头车”，就坚决依规严惩。第三，每个公民也要增

加法治观念，坚决不坐“黑头车”，一旦发现“黑头车”

要及时举报。当然，我们更希望跑“黑头车”的人自觉

改正违法行为，主动放弃开“黑头车”。顺便提一句，

开出租车的师傅更要依规运营，热情为乘客服务，千

万不能宰客了！

做到了以上几条，在合肥乘车将不再是难事，交

通秩序也将大大改观。我期待着，也相信着。

对症下药
——谈“黑头车”治理问题

向 理

在成为“小康县”16 年后，山西大同县

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得到这一纸文

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2011年底，国家确

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

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

连片特困区，进入了国家扶贫对象的行

列。（2月25日《新京报》）

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

赛。如此的描述只能说连续几年来富县争

夺贫苦帽的行为已经成了赤裸裸的争夺。

小康县在富裕起来之后，为何又要去

追逐一顶贫困县的帽子呢？因为这顶帽子

成了一块过于甘甜的糖果。有资料显示，

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向国家贫

困县和省级贫困县的专项扶贫资金共有

1457.2 亿元，占总投入的 71.3%，县均投入

1.36 亿元人民币。只要戴上贫困县的帽

子，1 亿多元的财政支持就可以轻松入账，

如此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一点原因是，有相当大部分贫困

县是从 1994 年甚至 1986 年就已经戴上了

贫困县的帽子。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

被溺爱的孩子的法宝通常是一哭二闹，贫

困县的法宝便是一等二靠。孩子只会哭闹

是父母管教不严，同样的贫困帽摘了又戴

是由于审批部门对贫困县的认定不严格以

及退出机制的落后。对此笔者以为，国家

在将名额分配到各省之后，既要严格审核

贫困县名单的准入机制，又要明确“贫困

县”的退出机制，更要均衡县域之间的补助

扶持力度。

中国何时能有属于自己的奥斯卡，成为人们新一

轮的美好愿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陈凯歌、

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李少红、胡玫等，他

们的代表作都被一一翻出来，人们试图看出他们与奥

斯卡之间到底存在多少差距？又或者哪一位新生代

导演能带领国人圆了我们的冲奥梦？

我们似乎很愿意用未竟之问的方式来推动整体

的进步，于是乎奥运梦、航天梦、诺奖梦都在这样的全

体期待下一个个地实现了，下一个亟须攻克的高地似

乎就剩下奥斯卡的电影梦了。可一次次整体发问之

下，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成就与成功，个体的微小进

步则一次次地被忽略了。我们向往奥斯卡，却不愿意

为影视作品的正版使用而付费；我们向往奥运会，却

不愿意为公众无偿提供更多的健身场地与设备；我们

向往诺奖，却很少翻开书架上堆积落灰的书籍……

没能为社会文化事业提供更多宽松自由的创作空

间，社会大环境的急功近利，使得我们在距离具体的成功

之路上越走越近，却在抽象的个人实现的路上越走越

远。成名前曾在家蜗居六年，专职家庭主夫的李安，同样

的人生经历在中国能否获得相同的宽容与理解？希望我

们能少点各种宏大的未竟之问，多点对于艺术的苛求，多

点对于自我实现的要求，多点对于成功标准的宽容。

李 安 的 获 奖

得到了很多国人

衷心的祝福。人

们期望看到更多

的李安出现，期望

看到中国人也能

够捧起奥斯卡的

小金人。（本报今

日20、21版）

请别发出中国何时能有奥斯卡之问
刘晶瑶


